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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夫妇
是2020年的事了。

那天我到花鸟街闲逛，在一条岔巷

入口发现一家很小的画廊。进去一瞧，

四壁悬挂的，墙脚靠立的，主要是风水

画。题目叫做“源远流长”“一帆风顺”

“满载而归”“前程似锦”什么的，内容大

同小异，少不了朝阳、流水、湖泊、帆船、

山峦和树木，朝阳象征事业日上，流水

象征财源滚滚，湖泊象征聚宝盆，帆船

象征门路广，屏峰象征靠山坚，树木象

征招财挡灾，如此等等。江门尊商重

财，这类作品俗则俗矣，颇受大众欢

迎。这家画廊也有少量雅致的作品，其

中四幅国画荷花并排挂着，皆是一尺见

方，以一朵大花为主，配上一些蓓蕾梗

叶。画得很精细，大的荷叶都有破洞，

花瓣上的露珠晶莹剔透，几乎要滚落下

来。店主是个清瘦的小伙，戴着眼镜，

正在作画，也是作的这个系列。

我就跟他攀谈起来。小伙似乎没

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即跟人家学装裱学

卖画，几个月就摸熟业务，自己开店

了。他以装裱为主业，也代人售画，得

空学着画画荷花。我说：“齐白石原来

也是木匠，不是专门学画的。”他立刻逊

让说：“不能跟人家比。”我问他，荷花能

卖掉不？他苦笑着摇了摇头。唉，疫情

闹得这么厉害，街上见不到几个行人，

多少店铺关门了，谁还来买画呢？我就

担心：“那些画画的怎么维持生计？”他

支吾着回答：“那……要看你怎么过呀，

千把块钱一个月，人家也能活下来。”

千 把 块 钱 ，除 了 吃 饭 还 要 买 画

具……我的心情不禁有几分沉重。四

下打量，店堂后边用帘子隔出一间厨房，

一个女子在洗锅碗什么的，弄得叮当响。

我离开了画廊，沿着冷冷清清街道

走了一程，又转回来，指着荷花系列打

听价钱。

“这个，多少钱一幅？”

“一千，不贵。”

说是不贵，但小伙闪动的目光告诉

我，一千对他来说不是小数目。我买了

一幅，用手机付款的时候，添了一个小

小的零头。那么小的零头，我不好意思

吱声，真真含着诚挚的祝福。我原先做

着中学老师，如今辞职打字为生，跟他

正是相似的境遇。

小伙好不欢喜，当即动手装框。女

子也出来了，年纪跟小伙相当，个头矮

胖，跟小伙站在一起，好比一片肥大的

荷叶衬着高梗上的荷花。我问女子：

“你也画画的吗？”她脸上现出浅浅的红

晕，指着几幅巴掌大的花草画，说她才

刚学手。我连声说：“好，好，你们这样

真好。”夫妻两个同心同德，做着同样的

事业，拥有同样的爱好，太难得了——

况且他们的事业是多么美好的事业，他

们的爱好又是多么纯洁的爱好。

我离去的时候，小伙送到门口，说：

“如果玻璃破了就来换，不要钱的。”

我回到家，把荷花挂在客厅里。我

的客厅客人极少，偌大一个广东，只有我

岳父岳母妻弟弟妹一家子时常来走走。

不觉过了三年，那天妻弟和弟妹来

到我家，弟妹站在荷花跟前看了又看，

说：“怎么有老鼠的爪印？要用玻璃护

起来好一点。”去年我在荷花下方添设

书架，不小心把画框碰落，玻璃摔破了，

当时偷懒，只把碎玻璃清理干净，没去

装新玻璃。听到弟妹这么说，第二天我

带上荷花，又来到了花鸟街。

快过年了，街边花店堆堆叠叠摆满

鲜花，格外芬芳，也格外喜气，唯独画廊

外表依旧，静静地守在岔巷入口。但刚

走到门前，就见出画廊内部焕然一新，

不再是三年前的景象。满眼荷花荷叶，

千姿百态，有的以花为主，有的以叶为

主，有的把梗画得那样长，“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要不是角落里还存着少

量风水画，我就仿佛乘着小艇进入荷池

当中，荡漾开粼粼清波。

那对夫妻正在画画呢，都是画的国

画荷花，条幅。太太画的是没骨荷花，

一尺多宽，底下垫着底稿，上面正给花

瓣着色。先生那幅稍窄一点，以梗为

主，叶子边缘烂了一块，残留着筋脉。

见到我，夫妻两个好不惊喜。

太太说：“想不到你来了。你买画

那一年，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但是你

买下那幅画，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

经常说到你，你简直就是老天派来帮助

我们的。你原本不是冲着画来的，是为

了帮助我们，是吧？”

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只能说：“啊

……哪里，是你们画得好。”

先生说：“那时候我们差点儿熬不

过去，现在就好多了。”

我说：“现在好多人买荷花？”

太太说：“我们放在网上卖，可以说

爆单了吧，根本忙不过来。以前我不会

画荷花，跟着他学。”又指着风水画，说：

“我们打算把那些清理一下，往后专门

做自己的。”

先生说：“我后来也拜了师，跟人家

学习。”

我不禁又想到了齐白石，齐白石学

画也拜了师，太太也跟他学画。我说：“那

太好了。就是不要光顾着量，更要提升

质，争取将来当画家，收入也更好。”

先生说：“嗯，现在还是要多画，收

入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去观察荷

花，每次观察，感觉都不一样。”

从先生那张拙朴的脸上，我看到了

艰难生活的阴影，更看到了对艺术境界

的向往。我就说：“也行，你们好不容易

走出一条路，慢慢来。画多了，从量变

到质变，会越画越好。水平上去了，也

许你们的想法会改变，人生不是那么好

预见的。”

他们实在很忙，说了一会儿又拿起

画笔，我就告辞了。我走得很慢，一边

走一边想，想一想他们，想一想自己，我

觉得他们才是老天派来帮助我的。

我的第一本汉语工具书是《四角号

码新词典》，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是1963年得到的。那时我在读小学

五年级，因为学习成绩在年级里拔尖，受

到亲戚、邻居们的赞扬，我的一位远房表

哥更是来到家中，把自己进城买来不久

的这本词典送给了我。至今词典首页上

还写着他的名字——“丁克明”三个字，

盖着他的圆形印章。

这本词典的独特之处是三种检字

法：四角号码检字法、拼音字母检字法和

笔画部首检字法。每个字还标注着注音

字母，但没有给出注音字母检字法。所

谓四角号码检字法，就是把汉字的笔型

分为10类，用0至9十个数字代表，把每

个汉字视为一个方块，取其四个角的笔

形，按左上、右上、左下、右下的顺序各取

一个数字，由四位数字组成一个字的号

码，再对这四位数按由小到大的顺序进

行汉字排列，以数查字。比如，字典的第

一个字是“主”字，号码为0010，最后一

个字为“榮”字，号码为9990。这种检字

法，很好地体现了汉字是“方块字”的特

点。这本词典有两个独特之处，一是它

附录了重要纪念日、节日一览表，在其所

列27个纪念日、节日里，有11个是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孙中山、鲁迅

的诞辰、逝世纪念日，还有11个是京汉

铁路大罢工、卢沟桥事变、十月革命等革

命运动纪念日；二是它附录了汉语拼音

字母的手写体，分为大写体和小写体，其

形态跟英文有些相像。这种手写体现在

几乎见不到了，但我在青少年时期，还是

经常用来书写书本首页的签名或送给朋

友礼物的赠言的。当时我觉得，这种写

法比写方块字更新鲜、更漂亮。拥有这

本词典时，我还是小学生，查阅需求和自

主学习能力有限，因此使用不是很多，但

我很珍惜它，毕竟是我的第一本词典，当

时它也吸引了很多同学羡慕的眼光。

1964年上初中后，我很快有了一本

《新华字典》。它是新中国第一部称得起

“现代字典”的工具书。这本汉语拼音检

字法和部首笔画检字法并用的字典是我

的新式武器，用来得心应手，一直带在身

边。它跟随我回乡下教书，上大学读书，

回县城工作，进省城、京城工作。我小心

爱惜着它，好多年一直包着书皮，至今无

一页、无一边角的损伤。

我还有一本1971年修订版《新华字

典》。字典的扉页是一段毛主席语录。

字典的附录中增加了常用化肥和菌肥、

常用化学农药、节气表等内容。该字典

有明显的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记。

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登场。它

偏重于词语解释，词条丰富，释义准确。

手头上现有它的四个版本：1983年重排

版、1996年修订版、2015年第6版、2018

年第7版。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它一直

是我从事文字工作的主要帮手，几乎写

每一篇文章都要用到。我总是把它放在

办公桌右手最方便取出使用的那个抽屉

里。四十年来，它们天天相伴，释疑解

难，功不可没。因为每一版都留下了一

些眉批，因此新版来了，也舍不得把旧的

扔掉，几个版本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现代汉语词典》有一个鲜为人知的

“同宗兄弟”——新华出版社1982年出

版的《新法编排汉语词典》。它的主要内

容取自《现代汉语词典》。主要区别在

于，它不是从每个词最前面的那个字作

为词头去查相关词语，而是反过来，从最

后一个字来查相关词语。比如查“恒”

字，其它词典只能查“恒”字打头的词，却

无法查到以“恒”字收尾的词，这本词典

解决了词汇的倒查的问题，有其独特作

用，我至今还在使用。但可能是因为版

权问题吧，该词典只出了一版、发行了一

次。不知我手头这本可否算是孤本？

从《现代汉语词典》往上数，我还有

一部1957年出版、1962年印刷的《汉语

词典》。它是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国语词

典》的删节本，开篇有黎锦熙先生1936

年写的长篇序言。它离我们所处的时代

比较久远了，很多释义已经过时，大量新

鲜词汇没有纳入，我基本上没有作为工

具书使用过，可它的身世让我难以忘怀。

那是1966年夏秋之间一个风雨交

加的夜晚，我穿着雨衣雨鞋来到一公里

外的邻村，我的小学老师陈国治把我带

到他的老师的遗孀家里。在低矮破旧的

茅草房里，老太太掀开炕席，揭开土坯，

从炕洞里掏出这本词典和《金玉缘》（即

《红楼梦》）《战国策》《黄帝内经》等十几

本线装书。当时正值扫“四旧”，老太太

把老先生留下的这些旧书深藏起来，才

躲过一劫。当时我们怕被人发现，不敢

点灯。我和陈老师摸黑翻了翻这些书，

陈老师用臂膀碰了我一下，我当即低声

说，这些书我都要了，请老人家出个价

吧。老太太说要30元，陈老师暗中握了

握我的两根手指，我对老太太说，我一个

学生还没有挣钱，给你20元吧！老太太

也没再计较，20元钱对当时没有任何收

入来源的她，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了（当

时东北老家一斤小米1毛钱、一斤白菜3

分钱）。我付钱，她收好，我便用来时穿

的雨衣，把这些书包裹严实，捧着书，淋

着雨，踏着泥泞的道路回家，所幸一路上

没有碰到任何人。第二天天亮才仔细看

看，这本词典和十几套线装古籍都保存

完好，没有任何缺损。这些都是宝贝啊，

我心里一阵阵欣喜！若没有对它们的热

爱，我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是不敢自己

走那段漆黑一片、风雨交加的夜路的。

除上述字典词典，我的书橱里还有

不少各类文学词典，《中国诗歌大辞典》

《全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

《历代典故辞典》《常用典故词典》《中国

古代名句辞典》《历代诗词名句辞典》《万

条成语词典》《古今词语新编》《古代爱情

诗词鉴赏辞典》等。这些词典，都来自上

世纪80年代后期。我不明白，当时自己

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很拮据，又不是专业

搞文学研究的，为什么要花不菲的钱去

买它们？应当是“文革”落下文化饥渴症

吧，没书没怕了，就见什么买什么。我至

今还记得在一个清冷的星期天早晨，自

己在新华书店门前排队购买两卷本《古

文观止》的情形。

我收藏的最大部头的词典是商务印

书馆1983年修订出版的《辞源》（1—4

卷）。它庄重典雅，广纳博收，释义详尽，

重在溯源。我信手查了一下对“三”字的

释义，共有610个词条，每一条都引经据

典，追根溯源，注明其源自哪一典籍、哪

一卷次，原话是怎么说的，内涵极其丰

富。而《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的

“三”字，只有114个词条，且包含“三产”

“三险”“三农”“三通”“三资企业”等十几

条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词”。当然，两部

词典的定位、功能不同，不可简单对比。

《辞源》的广度和深度是惊人的，它反映

的是中国古代汉语的博大精深。要深入

研究汉语特别是古代汉语，还真得好好

向这部始编于1908年、经过几代人呕心

沥血编撰修订的资深大型工具书请教。

而我最有感情的则是一本墨绿色封

皮的口袋书——《汉语成语小词典》。它

本来是我的恩师陈国治老师自己使用

的，我在他的班级里以全县第一名的成

绩从偏远农村考入县一中后，陈老师把

他的这本盖着自己方形印章的小词典送

给了我，作为对我的嘉奖和鼓励。我长

期把这本小词典带在身边，记念着我的

恩师。

这些字典词典，都是我的良师益

友。它们不但是语言文字工具书，也当

之无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我们查阅字典词典，品味词

汇的意韵风采，追求文字的精确优美，就

是徜徉在积淀深厚的中华历史文化的长

河中，在“日用而不觉”中被熏陶着，感染

着，引导着，滋润心田，涵养理念，提高素

养，成长进步。这就是蕴含在字典词典

中的祖国语言文字的魅力和力量！

为写这篇文章，我搬出了十几本字

典词典，放在写字台上翻阅、欣赏。这些

工具书里有六十年的演变，保留着我的、

我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的诸多印记。恩

师已逝，音容长在。而表兄丁克明，从我

1964年上初中以来就再也没见过。由

写此文引起思念，我很想回到老家村里

去看看他，祝愿他还健康地生活着。

三十七年前的秋天，毕勒古泰山

下，阿爸带领师生和村民种下的白杨树

已蔚然成林。到了秋季，金黄的叶子片

片飘落，阿爸漫步林间，内心激动又宁

静。此时，科右中旗西日嘎苏木（相当

于乡）三年一度的干部选举大会刚刚结

束，阿爸高票当选副苏木达（相当于副

乡长）。选举开始前，有人试图暗箱操

作，把阿爸调到其他苏木，好让“自己

人”当选。西日嘎村大队书记得知这个

小道消息后，害怕选举真出问题，带领

村里十几个干部一起去旗里找到副旗

长（旗相当于县），恳切地说：“如果小呼

不能参与选举，不仅我们不答应，村民

们更不答应。”

第二年，旗政府下文件，要求划清

苏木与苏木之间，村与村之间的边界。

阿爸负责划分西日嘎苏木的边界。这

片山地草原地广人稀，历史以来，村与

村之间界限不明，村民们都想为自己村

多争点地盘，纠纷由来已久，以前因为

边界问题常发生打架斗殴事件。这项

工作牵连广，难度甚大。阿爸和其他苏

木的干部，还有苏木内二十几个村子的

书记一同商议后，从旗土地局找来二十

多年前的地图，决定以此作为依据开展

工作。所有人都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

可具体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

一天，西日嘎村的几个村民把邻村

白音温都尔村的一个村民按压在拖拉机

车厢内，开进了树林。他们把阿爸叫了

过去。领头的是个高大、强壮的汉子，在

村里有一定的地位，且与阿爸有旧交。

他指着拖拉机对阿爸说：“老弟，你给我

好好收拾一下这个人。”阿爸忍着怒气

说：“什么叫给你收拾？你们这是在犯

法！”领头的不满地说：“他把我们刚栽好

的树苗全部掀翻了。”被压住的男人说：

“现在苏木都划清边界了，那块地已经归

我们村了，你们不讲理，就想霸占那块

地。”领头的提高嗓门，对着他喊：“那块

地本来就是我们村的！”被压的男人也

喊：“历史上就属于我们村，现在划完了

更是！”领头的大喊：“你还把我们村的几

头牛扣下了。”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眼

看着又要动手，被压的男人拼命挣扎。

阿爸知道，这时只讲道理已无法解决问

题，好在被压的男人没受伤。阿爸伸出

手说：“你们先冷静一下。”领头的男人轻

蔑地一笑，把铁一般硬的手搭在阿爸的

肩头，说：“如果你不行，就把副苏木达的

位置让给我吧。”其他人跟着他笑起来。

阿爸一米八多的大个头，身材魁梧，但领

头的这个男子一米九多，比阿爸还高出

半个头，体重二百多斤，更显强壮。他平

时做事过于鲁莽、霸道，曾经擅自把一个

小偷打到不省人事，也不肯听人劝阻，阿

爸渐渐不再与他来往。他经常跟村民们

说，他才应该当苏木干部。此刻他死死

地捏住了阿爸的肩头。阿爸用力握住他

的手腕，把他的手掰了下去，然后盯着他

的眼睛，一字一字地说：“西日嘎村和白

音温都尔村都归西日嘎苏木管，这事你

还没有资格管到我头上，你们现在必须

放人！”树林里一下子安静下来，领头的

男人悻悻地甩着手，谁也没敢再说什么。

那天，阿爸想了一中午。到了下

午，阿爸把两村的干部和当天产生矛盾

的所有人召集到苏木会议室，说：“各位

老乡，紧挨的两个村子不就是两个兄弟

吗？应该相互帮助，彼此包容，不应该

反目成仇。”两村的干部同时点头，除了

领头的男人，另几个人低头不语。阿爸

继续说：“那块地适合放牧，不适合开

垦。政府提倡承认历史，照顾现实。依

我看，那块地不如就那样放着，白音温

都尔村在那里以放牧为主，如果西日嘎

村的牛羊，或者说两村的牛羊相互闯入

对方边界，赶出来就行啦，你们看怎么

样啊？”阿爸的语气非常温和，但却透着

不容置疑的坚定。人们沉默一阵，随即

开始鼓掌，领头的男人摔门而出。

阿爸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了好几起

因边界产生的矛盾，因此得罪了好些个

“刺儿头”，但更多的村民越来越拥护阿

爸，那些“刺儿头”始终不敢惹事。阿爸

每次给村民们丈量田地、牧场，都做到

了公平公正，没有偏袒谁，没有欺负谁，

所以村民们从心底里尊重阿爸。

1988年至1990年间，旗政府所在

地巴镇和西日嘎村之间开始修砂石

路。原来坑坑洼洼的土路快通不了车

了，尤其赶上雨雪天气，起起伏伏的山

路大坑小坑随处可见，有骑摩托车掉沟

里的，有开拖拉机翻车的，有牛车马车

陷进泥里的……由于条件所限，交通局

下文件，让村民参与义务劳动，大家共

同把路修起来。但要具体实施时，苏木

领导觉得，号召二十几个村子的劳动力

去修路，有相当大的难度。而这指挥、

监督修路的重任就落在阿爸身上。阿

爸没有推辞。阿爸给村民们开会，说：

“修路的目的不仅仅是方便我们去镇上

卖米卖牲口，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的

下一代能畅通无阻地去镇上读书。这

是我们的责任。”村民们备受鼓舞。这

项工作没有出现领导们担心的问题，相

反，村民们铆足了劲干，谁干得好谁就

会受到大伙儿的赞誉，谁偷懒谁就会被

大伙儿监督，群山里回荡着村民们干活

的声音和歌声。

不到三年，宽敞、平坦的砂石路从

西日嘎村直通巴镇。我小时候，哥哥

经常骑着阿爸的自行车，让我坐到横

梁上，沿着砂石路骑上东坡顶上，然后

调转车把，向西日嘎村俯冲。哥哥在

风中喊：“这可是我们的阿爸带队修的

路啊！”

修路期间，西日嘎村开始通电，中

心小学却迟迟没供上电。校长多次找

相关负责人，但一直得不到解决。那

天，校长再次碰壁，正垂头丧气地走在

路上，迎面碰见了阿爸。他向阿爸诉

苦，眼泪鼻涕流了一脸，又委屈又可

怜。阿爸问：“为什么不供电呢？”校长

说：“领导说如果给学校供电的话，变压

器就会超负荷工作，很可能爆炸。”那时

情况特殊，哪个单位想通电，就得给苏

木交一笔钱，苏木用这些钱维护供电耗

材。校长继续说：“其实，就想让学校多

拿点钱，可学校现在哪有钱啊！”

这事本来不归阿爸管，但阿爸实在

看不下去了。那天下班，阿爸特意到中

心小学走了一趟。几十个学生在上晚

自习，五六个一组，长条桌拼在一起，中

间放一盏油灯，散发着微弱的光芒，昏

暗的教室里充斥着浓重的煤油味。学

生们低头学习，眼睛离书本不到十厘

米，当他们抬头时，鼻孔和嘴巴都是黑

的。阿爸看着这一幕，内心久久不能平

静，他强忍泪水，走出了学校。

第二天，阿爸找到村里的电工问：

“变压器真的无法承受吗？”电工把阿爸

拉到没人的地方，悄悄告诉阿爸，目前的

变压器不仅能供应学校，还能再点一百

只四十度的灯泡也没问题。电工反复叮

嘱，千万别说是他说的。阿爸随即找相

关负责人反映情况，结果两人吵起来

了。负责人喊：“变压器万一坏了，爆炸

了，死人了，你能负责吗？你能负责得起

吗？”阿爸也喊：“二十几个村子的孩子都

在中心小学读书，他们还没走出西日嘎

前，一个个都视力减退，呼吸道感染，你

能负责吗？你负责得起吗？”负责人喊：

“那没办法，困难就是困难，你这么同情

学生，那就让学校拿钱来！”阿爸说：“我

找镇里的明白人看过，变压器完全没问

题。”负责人自知理亏，一时间说不过阿

爸，恼羞成怒，转身离开，把阿爸告到了

旗领导那里。经过调查后，旗领导认为

阿爸没有错，支持给学校供电。

几天后一个黑漆漆的晚上，西日嘎

村西的中心小学突然从黑暗中亮起

来。整个学校的师生们狂喜，他们在灯

光下齐声高喊：“电万岁！电万岁！电

万岁！”那一夜，师生们兴奋得睡不着

觉。他们的喊声传到了西坡上，阿爸站

在坡顶，泪水在灯光中闪烁。

1993年，西日嘎苏木选举大会开始

前，阿爸突然被调到另一个苏木任副苏

木达。有人说，那是因为有人怕阿爸被

选上正苏木达。好些人想替阿爸去旗

政府反映情况，但阿爸只是一笑了之。

到了陌生的地方，阿爸不仅解决了当地

老师们工资被拖欠的问题，还给老师们

争取到了年终奖金。

那时，阿爸每隔十天半个月才能回

一次家。我只要听到摩托车的声音，就

会跑出屋子，爬到牛棚顶上，向东望去。

在一次次的失落中，阿爸会不期而至。

三年后，同样在苏木选举大会开始

前，阿爸又一次被调到陌生的苏木，这

次他降职成了普通干事。很快，这个苏

木的选举大会开始了，但阿爸对当地村

民来说是一个陌生人，他刚来，也没来

得及为村民们做些什么。选举结束，阿

爸不出意料地没被选上。但来参加并

监督那次选举的领导里，有一位旗委副

书记。她把阿爸叫到会议室仔细询问

情况后，语重心长地说：“呼苏木达，抱

歉啊，让你吃了这么多年的哑巴亏。您

不要担心，我回去后，您等信儿！”不久，

阿爸的调令下来了，阿爸被调到了旗纪

检委监察局，职务是副局长。

阿爸在西日嘎苏木时，起初是宣传

委员兼党委秘书，后来管理后勤兼组织

委员和纪检委员，再后来是副苏木达

……他的时间被挤得满满当当。那时，

国家提倡计划经济，每年过年前，旗粮

食部门给一口人发三到五斤的白米白

面等细粮。阿爸负责开让村民去旗里

取米面的介绍信。二十几个村子，有的

村子派一个人来，有的村子派几个人

来，有的村子一户户地来找阿爸。阿爸

为了让村民们过年都能吃上细粮，忙得

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一年腊月末，额吉正在用旧报纸糊

天花板，吊顶是用向日葵秸秆做的架

子。额吉把用面粉做的糨糊，抹在旧报

纸上，一遍遍踩上凳子，一张一张地糊

天花板。这期间，额吉还要照顾炕上待

哺的女儿。中午，阿爸刚回到家，还没

来得及喝水，有个人就急匆匆找到家里

来开介绍信，那个人没有关门，跟着他

跑进来一头猪，额吉差点被撞倒。猪在

屋子里乱窜，后来跑进厨房，把额吉腌

好的一缸咸菜拱破了，从一米多高的缸

里淌出一地的咸菜，把额吉心疼坏了。

额吉哭着说：“别人要过年，我们也要过

年啊。”但额吉无论受到怎样的委屈，始

终支持阿爸的工作。

阿爸为西日嘎做了很多事，这些事

像原野上的春风一样，温柔地抚摸过群

山、树林和河流，然后向天空飘散。但

这片沉默的山地草原会记住这些事，那

些老一辈的村民们，至今仍管阿爸叫

“呼苏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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